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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寿喜

新居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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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新居有一段时间了，几
乎所有的同事亲朋都来我家参
观过。刚进门的时候，都无一例
外地说“好”。但看着看着，一些

“不好”的话就吐出来了。有说
房间不应该搞吊顶，有说卫生间
的门太窄了，也有人说家具装饰
与木地板的颜色不太协调，甚至
还有人对木工漆工的手艺提出
批评……每逢这个时候，我和妻
子的情绪都变得低落。

周六上午，刚调到我们单位
不久的大李牵着他的小胖儿子来
我家参观了。他进门时倒没吱
声，过玄关、入客厅，他立马吐出
两个字：“宫殿！”

我和妻子那个乐呵，殷勤地
介绍客厅的装修经过，大李只一
个劲地点头叫好，评价全都是肯
定的：房间的吊顶很有特色，卫生
间的门非常秀气，家具与地板的
色差也恰到好处……

最后，大李瞄上了我家客厅
放的一盆名叫“滴水观音”的绿色
植物。这东西是搬家之前为了净
化室内空气，我从花木市场用几
十元买来的。原本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的，但几个月下来后，只剩
下顶上三片绿叶了（两小叶朝上、
一大叶伸边）。其他所有的人都
劝我将这盆东西扔了，说是影响
新家的美观。我想扔还没来得及
扔，却被大李盯上了。大李左看
看、右瞄瞄，终于说话了：“你真不
愧是搞艺术的，这盆植物多么像
我们黄山上的迎客松呵。”

我和妻子在拍手叫绝的同
时，也没忘记留大李喝两杯。酒
是好酒，但菜太一般了——总共
只有四个菜：我在下面卤菜摊买
了一盘鸭掌和一份猪蹄，妻子在
自家厨房炒了两个素菜。大李的
胖儿子也特爱吃卤菜，啃完了鸭
掌，又用手抓猪蹄啃，等到饭盛上

来，小家伙都差不多吃饱了。他的双
手和嘴巴全都沾着油，还没等妻子拿
来纸巾，就顺手在我的衬衫上擦了几
下。

“这孩子！”大李怒目圆睁，举手
就要打儿子，幸亏我的手挡得及时。

“孩子没错，就应该在叔叔身上擦油，
别管是不是新衣服！”

大李醉醺醺地问我：“老霍啊，
你怎么这样无原则地护孩子呢？你
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还是因为我
是客人才这样？别客气，我来说这
小子。”妻子赶忙接话：“我知道怎么
回事——反正再脏的油衣，也是由我
来洗！”我对妻子挤了挤眼睛，意思是
有些话等会儿再说。

大李带儿子走后，妻子就厉声问
我：“孩子把油手往你身上擦，你怎么
还说是应该的呢？”

我白了妻子一眼，说：“孩子那会
儿逮啥擦啥，如果没擦我身上，就肯
定往旁边的新墙上擦。”同谁和解

◎语末

去外地，让老公帮我在网上买车
票。到车站，取好往返票，就塞包里
了。

去时顺畅，但返程时，却出现了怎
么想都想不到的坎坷。当我按着车票上
的出发时间，拿着车票进站检票时，工
作人员叫住了我：“这怎么是昨天的
票？”

“啊？昨天！”我赶紧就接过车票。
一看，可不是，清清楚楚昨天的日期。

我瞬间就瘫了，工作人员看我着
急，就跟我说：“网上买的吧，好多人
在网上买往返票时，都出现过类似的情
况，换票时忘记更换日期。你赶紧去人
工售票处问问，看看这趟车还有没有
票。”

我点头，转身就朝售票处跑。天助
我也，还有票，我赶紧就买了，然后迅
速检票登车。坐到车上，我的心终于落
地了，但是，刚才这一通惊吓却让我久
久不能平静。我拿出手机，给老公拨过
去，打算大骂他一顿。但，没打通。

带着一肚子怒气，我摩挲着那张错
票，心里不免开始心疼，毕竟好几百块
钱呢。我又拨，还是没接……

唉，算了，骂有啥用呢？再怎么骂
也是无法挽回，到最后钱回不来了，还
让自己生气、家人吵架。自己的目的是
坐车，最终坐上了，就得了。

我就这样开始“佛系”了。
我又用安徒生那篇《老头子做的事

总是对的》劝自己：里面的老头子把家
里的一匹马最后换了一袋烂苹果，他的
老婆都没有埋怨他半个字，依然在夸他

“老头子做的事都是对的”。虽然老太太
这种盲目崇拜的行为并不是很明智，我
也可以先向那个方向稍做靠拢嘛！

我还展开了自我批评，我想自己也
有错，拿到车票的时候，为什么不全面
检查一遍呢？

就这样大大地自我安慰了一番、逐
渐心平气和之后，我才提醒自己：唉，
其实凡事还是要自己多留心。

◎海风

家暴阴影

我爸我妈结合在20世纪70
年代初，盲婚哑嫁，婚前远远地见
过几次面，没说过一句话、没约过
一次会。我爸属龙、我妈属虎，之
后我们家历来是龙虎相争、各占
山头。

我不知道我哥出生时，我爸
我妈有没有那么丁点感情，反正
我依据他们对我的一贯态度判断
出我是他俩一时激情的产物。据
说那会儿，我爸我妈已经分床七
年，各住各的房间、各烧各的饭
菜。别人家的父母生儿育女三年
抱俩，我和我哥的年龄整整差了
八岁。也就是说，我爸我妈八年
对垒，没分胜负。

我属蛇，农村人习惯称为“小
龙”。我妈就说：“你和你爸是‘一
国’的！”我妈喜欢我哥，不喜欢
我。因为我的属相，因为我小时
候长得像我爸、脾性像我爸，因为
她认为我和我爸是“一国”的。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
半句多。我爸我妈仿佛前世的冤
家、今生的对头。他们经常吵架
甚至打架，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不分场合，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
是晚上；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

地里；有时候当着我和哥哥的面，
有时候当着外人的面。在体力
上，我妈不管多么高大，我爸不管
多么矮小，我妈都不是我爸的对
手！我妈挨了我爸的揍，心里的
火发不出来，就拿我出气。我不
敢反抗我妈，也不敢告诉我爸，怕
他俩因为我打得更厉害。

有一次，我爸我妈又因为鸡
毛蒜皮的事扭打在一起，我妈高
声叫骂，我爸的拳头像雨点般落
下。哥哥偷偷躲出去了，年幼的
我跑过去劝架，我妈扔过来一个
茶碗，正好砸中了我的额头，血直
往外冒。我爸我妈这才不打了，
总算知道带我去乡卫生院看伤。

我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
短袖衣服，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
身上的伤。即便这样，班上还是
有同学知道我身上有伤、家庭不
睦、父母打人，有的人就经常用看
怪物的眼神看着我。

学校是我逃避我爸我妈打架
的唯一避风港，我甚至会主动要
求去要好的女同学家里借住。我
特别害怕放学，害怕回家，害怕我
爸我妈因为一句话、一点小事就
打得头破血流，我连睡觉都会从

噩梦中吓醒。
那个年代不时兴离婚，哪怕夫妻

打破头、出了人命，也不会离婚。从
我记事起，我妈跑回娘家多少次，就
被我舅送回来多少次。我爸我妈就
这样水深火热地在同一个屋檐下过
了几十年。

我读高中后，我妈拿我出气的次
数少了，可能因为我长大了不那么好
摆弄了，也可能因为我的眉眼出落得
越来越像我妈。

参加工作后，我不敢谈恋爱也不
想结婚。我怕我会变成我妈那样的
女人，又怕会遇见我爸那样的男人。

我哥的心理就比我强大，到了适
婚年龄，就结婚生女，一家三口自己
住，不和我爸妈纠缠，过幸福甜蜜的
小日子。我大学毕业后，也到我哥生
活的城市工作。

现在我爸我妈已经吵不了也打
不起来了。我爸中风瘫痪在床，我妈
也算不错，不计旧怨，成天忙着伺候
他。我们兄妹俩商量下来，不管他们
过去怎么样，总归是生养我们的人，
不能不闻不问，于是合伙给爸妈买了
一套小房子，把爸妈从老家接了过
来。我们虽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但
放下东西问两声后就很难找到话说。

我和妻子有时会为一些芝麻大的事
吵嘴，吵到极限时，我甚至会有离婚的念
头,就给乡下的母亲打电话，倾诉一番。
每次无论我如何数落妻子的过错，母亲
都只是慢悠悠地说：“哦，你说、你说，我
听着呢。”后来我发现，当我想进一步听
听母亲的意见时，她都避而不谈，还找借
口挂了电话。

我问母亲为什么老搪塞我，老人家
说：“没有不吵嘴的夫妻。清官难断家务
事，你给我打电话诉苦，是正在气头上。
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儿，说你错了，你肯定听不进去；说你对
了，又会助长你的脾气。所以，我只听不
论事儿，让你先消消气……”

哦，听着呢！母亲就是用这样一种
简单的方式，让我一次次回归心平气
和。只当听众不评论——有时候，就是
一种好办法。

哦，听着呢
◎王会亮


